[2015端午詩歌月：團體組朗讀賽詩作]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生如夏花 
使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
生命，一次又一次輕薄過
輕狂不知疲倦
    1

我聽見回聲，來自山谷和心間
以寂寞的鐮刀收割空曠的靈魂
不斷地重複決絕，又重複幸福
終有綠洲搖曳在沙漠. 
我相信自己
生來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
不凋不敗，妖冶如火
承受心跳的負荷和呼吸的累贅
樂此不疲　
    2

我聽見音樂，來自月光和胴體
輔極端的誘餌捕獲飄渺的唯美
一生充盈著激烈，又充盈著純然
總有回憶貫穿於世間
我相信自己
死時如同靜美的秋日落葉
不盛不亂，姿態如煙
即便枯萎也保留豐肌清骨的傲然
玄之又玄
    3

我聽見愛情，我相信愛情
愛情是一潭掙扎的藍藻
如同一陣淒微的風
穿過我失血的靜脈
駐守歲月的信念
    4

我相信一切能夠聽見
甚至預見離散，遇見另一個自己
而有些瞬間無法把握
任憑東走西顧，逝去的必然不返
請看我頭置簪花，一路走來一路盛開
頻頻遺漏一些，又深陷風霜雨雪的感動
5

般若波羅蜜，一聲一聲
生如夏花，死如秋葉
還在乎擁有什麼
平田俊子（Hirata Toshiko, 1955-）
●兔子
變成狐狸吃我吧。你找到在雪地上一蹦一蹦跳躍的我，張開充血的眼睛追我吧。

我逃跑。為了讓你追趕。不時回頭，確認你的身姿，輕輕跳躍。輕輕跳躍。心臟怦怦跳。耳朵直豎。我滿心歡喜。你想要我呢。這麼專心一意地追趕著我。

我的耳朵聽見你的腳步聲，你的心跳，你的嚎叫聲。我的耳朵聽見你高漲的體溫，高漲的食慾，飛散的汗珠。

你千萬別放棄。腳皮磨破掀開了也好，撞上殘幹跌倒了也好，振作起來追我。想想我的肉多麼好吃。想想隔了三天才捕到的獵物之味。我的肉美味異常。

冬日的山上。

白雪滿覆。

徹徹底底只我們兩個。

我逃跑。你追趕。我一定會被你捉到。邊哭邊笑，邊笑邊哭，終於被你追趕上。你猛撲過來。溫暖的手臂。激烈的心跳。飛濺的汗珠。貼耳的喘息。我一直在等候著呢，這一刻，等了一千年。

你可要痛快咬住我的脖子。那裡是我的要害。白毛飄舞。紅血滴落。雪髒了。天近了。兩 顆眼珠上映現出彩虹，我淡笑著，死了。

我一直等候著呢。這一刻。
聶魯達（Pablo Neruda, 1904-1973）
●每日你與宇宙的光
每日你與宇宙的光一同遊戲。

微妙的訪客，你來到花中、水中。

你不只是這顆每日被我當成一束花

緊握在手中的白色的頭。

沒有人能與你相比，從我愛你的那一刻開始。

容我將你伸展於黃色的花環中。

是誰，用煙的字母，把你的名字寫在南方的群星當中？

哦，容我記起未存在之前的你。

風突然大叫，捶打我緊閉的窗台。

天空是一張大網擠滿了陰影的魚群。

所有的風在這裡先後釋放，所有的風。

雨脫掉身上的衣服。

鳥驚慌而逃。

風啊。風啊。

我只能與人類的力量爭鬥。

風暴捲起黑葉，

搗散所有昨夜仍然停泊在天空的船隻。

你在這裡。啊，你並不逃開。

你將回答我的呼喊直到最後一聲。

依偎在我身旁，彷彿你心裡害怕。

然而一道奇怪的陰影一度掠過你的眼睛。 

如今，小卿卿，如今你也把忍冬帶給我，

連你的乳房也散發著它的芳香。

而當悲傷的風四處屠殺蝴蝶，

我愛你，我的快樂咬著你嘴唇的葡萄乾。

適應我不知叫你吃了多少苦頭，

我那野蠻、孤寂的靈魂，我那令他們驚逃的名字。

無數次我們看過晨星燃燒，親吻我們的眼睛，

在我們頭上霞光展開如旋轉的扇子。 

我的語字淋在你的身上，敲擊著你。

有多麼久啊，我愛你珍珠母般光亮的身體。

我甚至相信你擁有整個宇宙。

我要從山上帶給你快樂的花朵，帶給你鐘型花，

黑榛實，以及一籃籃野生的吻。

我要

像三月春天對待櫻桃樹般地對待你。
帕斯（Octavio Paz, 1914-1998）
●白日兩首
    1

白日的手打開

三朵雲

以及這些個字
    2

白日像西班牙舞者一樣頓著腳跑進來

葉子與鳥的謠言飛向前去

屬於女人或者浪的預感

白日像心魔在我的頭裡嗡嗡響著

在世界的頭裡頑固的白日它嗡嗡的響著

光四處奔跑

歌唱遍山坡

令房屋舞蹈

在輕綠的長春藤清涼的手掌底下

牆壁醒來，塔樓起立

而岩石讓它們的衣裳滑落

而水光滑赤裸地躺著，比水

還赤裸地從河床躍起

而光也赤裸，並且在水中看到自己

比一顆星還赤裸

而麵包被碎分，而酒被倒出

而白日被倒在四溢的水上

去看  聽  觸  嗅  舔  想

嘴唇或土地或帆船間的風

音樂般流動的白日的滋味

抓著女孩的手引她前進的光的謠言

留下她赤裸地在白日的核心裡
沒有人曉得她的名字或為什麼她來到這裡
像如此多的水，她舒展於我的身邊

太陽停下片刻，盯著她看

而光在她的腿間遺失自己

彷彿被水一樣，她被我的目光包圍

並且比光還赤裸地在裡邊浸浴

如同光，她沒有自己的名字

如同光，她隨著白日變化她的形體。
奚尼（Seamus Heaney, 1939-2013）
●良心共和國
   1
當我降落在良心共和國的時候，

引擎熄火之後，四下無聲，

我聽到飛機跑道上方麻鷸的叫聲。

在入境處，一名年長的職員

自手織的外衣取出皮夾子

把我祖父的照片拿給我看。

海關的女士要我說出

用以治療喑啞、避開邪眼的

傳統的口訣和咒語。

沒有腳夫，沒有通譯，沒有計程車。

你自負重擔，很快地

你倚仗特權的症狀不見了。

   2

在那裡霧是駭人的凶兆但閃電

拼讀出宇宙的美善，而父母們在雷雨中

把襁褓中的嬰兒懸掛在樹上。

鹽是他們珍貴的礦石。海貝殼

於誕生和葬禮時依附耳邊。

一切墨水和顏料的元素是海水。

他們神聖的象徵是傳統造型的船：

船帆是耳朵，船桅是傾斜的筆，

船身成嘴形，龍骨是睜開的眼睛。

在就職典禮上，人民的領導者

必須宣誓擁護不成文法律並且哭泣

以示為自己厚顏追求官職請罪——

並且表明他們堅信一切生命源自

淚水中的鹽份——那是天神夢見自己的

孤寂綿綿無期後落下的淚。

   3

我自儉樸的共和國歸來，

兩袖清風，海關的女士

堅稱我的津貼就是我自己。

老人起身，注視我的臉龐，

他說那是正式的認可，

如今我已具有雙重國籍。

他因此希望我回去後

以他們的代表自居，

用我的母語代他們發言。

他們的大使館，他說，無所不在，

但獨立作業，並且

所有的大使都永遠不會被免職。
蜜凱爾（Dunya Mikhail, 1965-）
●戰爭孜孜不倦
戰爭多麼壯觀！

多麼渴切

又有效率！

大清早

它就叫醒警鈴

並且派遣救護車

到各個地方，

它在空中搖晃屍體，

將擔架滾動到傷患處，

自母親的眼眸

召唤雨水，
它深掘地面

自廢墟底下

挖出許多東西……

有些僵死又發亮，

有些蒼白卻依然跳動……

它在小孩的心靈

製造出最多的問題，

它將煙火和飛彈發射

到空中

以娛樂眾神，

它在田野播下地雷

然後收割戳傷和膿皰，

它迫使許多家庭移民，

他站在教士身旁

在他們詛咒惡魔的時候

（可憐的惡魔，他的一隻手

還擱在灼燙的火裡）……

戰爭孜孜不倦，日以繼夜地。

它激發暴君們

發表冗長的演說，

頒發獎章給將軍們，

賜予詩人們主題。

它對義肢製造業

貢獻良多，

供給蒼蠅食物，

讓史書增添頁數，

在殺戮者與被殺者之間

找到平等點，

教導戀人們寫信，

讓少婦們習慣等待，

用短文和照片

填滿報紙，

替孤兒

建造新的房舍，

振奮棺木製造者，

輕輕拍打

掘墳者的背部，

並且在領導者的臉上

塗上一抹微笑。

戰爭孜孜不倦，其勤奮無人能比！

卻沒有人給它

隻字片語的讚美。

哈斯（Robert Hass, 1941-）
●七月筆記本：鳥兒們
睡眠像下行電梯

模擬記憶喪失。

早起的光。

航行者，你為何出生？

一個人出生沒什麼理由，

雖然有一堆理不清的原因。

源自淡黃泡沫，

細胞開始分裂，或者他們如是說，

以陽光為生，

毫無理由。

然後生命想望生命。

你現在醒著嗎？

我現在醒著。
    *

它們被打造得有如驚嘆號，啄木鳥們。

    *

你在那裡嗎？夏天到了。你有沒有沾到櫻桃的汁液？
    *

六月的傍晚，霧飄移進來

越過高高的松林，幽靈般纏繞其間，

而後落腳於海灣，為向晚時分

敷上一層灰柔的光澤並且收回

正午時我們不知道會不夠享用的

東西：夏日的藍，以及夏日樹林 

乾爽的香氣。彷彿某個冰涼的鹽神

遊蕩到陸上小睡一覺。你仍可見

蒼鷺在淺水處捕魚，一隻翠鳥或魚鷹

從飄蕩天際的霧中浮現，一會兒

又不見蹤影。而香莓柔軟淺綠的

葉子以及有突起紋路的咖啡莓葉子

以及紅杉和松樹的針葉，隨漫漫

薄暮的到臨在冷灰空氣中更顯輕快

因為霧是它們的自然元素。我心想

這樣的描述天氣會是一種表示

萬物來來去去的說法，一種把到來

與離去的節奏涵括於夏日午後

時光何其短暫之感嘆的方法

當陽光溫暖的在你頸際而世界

有如一隻睡在走廊上的狗，或一個對其

而言下午無盡長，無盡長的小孩。時間：

厚實的蜂蜜，沒有人說再見。 
希爾嫚（Brenda Hillman, 1951-）
●幾種差事　
修鞋匠在成雙配對的鞋子後面幹活，

整隻手在他正擦得發亮的皮靴裡，

每樣東西安適地陳列於玻璃窗中，鞋帶

兩兩放在櫥窗裡他鋪撒的砂礫上，鞋子

擺置得彷彿它們正在走路，一旁

鞋拔的木舌頭一根根挺立，擺好姿勢

為這無生命的世界效勞……他看起來溫和

專注，柔柔的口音，也許小時候在

蘇格蘭長大，也許還放過羊……晴朗日，

在柏克萊離婚後第一個夏天，不見傷痕，悲傷

難言的時光；他穿著藍圍裙和氣地等候，

撫摸著穿舊了的鞋底內面，而我感激這些

對我們生活經歷一無所知卻為我們工作的人……

    *

噢，柏克萊的夏日早晨，不是嗎？——

怎麼？經過法蘭西飯店，小湯匙的閃光

只許如此短暫而節制地停在白色茶碟上，

梅花即將開完，百子蓮——「節制的百合」——

在路中央分隔島裡，綻放，或即將綻放——

如同我，熱情又躊躇，不想要寫它，

不想要因寫它而毀了詩的

完美……在牙科診所，小小的鏡子，

恐龍的尖叉伸進嘴裡。嘴：

最初的黑暗。附近：掛著稻草無眼魚的

汽車。牙醫將回家和她家人一起，

在短暫地探入肉眼可見的秘處而一無

所獲之後……我想像經文裡所謂的「智慧」

大抵如此，以上帝的想法創造宇宙，

樂在其中且能勝任；她用她的

叉子觸碰肉體的部位，而疼痛生輝……
司馬特（Christopher Smart, 1722-1771）
●為身材短小向某女士辯白　
我沒錯，傲慢的美人，你大可嘲笑

那對你大獻殷勤的多情矮子，

但在你令他孤獨失意

而對某個身材巨大的猛男放電之前，

請聽他說話——聽他說啊，即便你不願，

好讓你的判斷力抑止你目光之野心。

聽著，殘殺動武才算男子漢嗎？

窮凶惡極才真算偉大嗎？

嘿，用數量和重量來衡量愛人的價值，

這豈是明智或公正之舉？

問問你的母親和奶媽，是這樣的嗎？

我想奶媽和母親會齊聲回答：非也。

外表越是不起眼，

靈魂（一如嚴密禁錮的泉水）

才得以盡情揮灑，永遠如新，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不斷湧出有行動力的慾望，

像爐火女神的火一樣明亮，鮮活，持久。

你年輕的心是否渴望名聲：

你願是後人舉杯頌讚的對象嗎？

詩人們能使你留名青史，

他們誇耀的是「心靈」而非「肉體」的巨大。

月桂鮮少長於龐大笨重的詩人之身，

一如高潔的檞寄生鮮少生於粗壯的橡樹上。

照照鏡子，端詳那臉頰——

花神以其全數玫瑰使之嬌紅；

體態纖柔——神色溫馴——

乳房是用來輕按，不是猛壓的——

那麼，請轉向我——帶著體貼的眼光轉向我，

不要再輕視具體而微的大自然成品。

年輕的阿蒙的確征服了世界，

然而他不見得比我更體面；

啊，美人，若我非得使你臣服，

我願與他，就名聲，就體型，一較高下。

所以，態度輕蔑的美少女啊，請去那邊的矮樹叢，

我要在那兒挑戰你最大限度的愛。
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 1923-2012）
●在一顆小星星底下　
我為稱之為必然向巧合致歉。

倘若有任何誤謬之處，我向必然致歉。

但願快樂不會因我視其為己有而生氣。

但願死者耐心包容我逐漸衰退的記憶。

我為自己分分秒秒疏漏萬物向時間致歉。

我為將新歡視為初戀向舊愛致歉。

遠方的戰爭啊，原諒我帶花回家。

裂開的傷口啊，原諒我扎到手指。

我為我的小步舞曲唱片向在深淵吶喊的人致歉。

我為清晨五點仍熟睡向在火車站候車的人致歉。

被追獵的希望啊，原諒我不時大笑。

沙漠啊，原諒我未及時送上一匙水。

而你，這些年來未曾改變，始終在同一籠中，

目不轉睛盯望著空中同一定點的獵鷹啊，

原諒我，雖然你已成為標本。

我為桌子的四隻腳向被砍下的樹木致歉。

我為簡短的回答向龐大的問題致歉。

真理啊，不要太留意我。

尊嚴啊，請對我寬大為懷。

存在的奧秘啊，請包容我扯落了你衣裾的縫線。

靈魂啊，別譴責我偶而才保有你。

我為自己不能無所不在向萬物致歉。

我為自己無法成為每個男人和女人向所有的人致歉。

我知道在有生之年我無法找到任何理由替自己辯解，

因為我自己即是我自己的阻礙。

噢，言語，別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

又勞心費神地使它們看似輕鬆。

楊牧（1940-）
●春歌
那時，當殘雪紛紛從樹枝上跌落

我看到今年第一隻紅胸主教

躍過潮濕的陽台——

像遠行歸來的良心犯

冷漠中透露堅毅表情

趐膀閃爍著南溫帶的光

他是宇宙至大論的見證

——這樣普通的值得相信的一個理論

每天都有人提到，在學前教育的

課堂上，浣衣婦人的閒話中，在

右派的講習班與左派沙龍裡
在兵士的恐懼以及期待

在情婦不斷重複的夢；是在

也是無所不在的宇宙至大論，他說

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分鐘

都有人反覆提起引述。總之

春天已經到來

　

他現在停止在我的山松盆景前

左右張望。屋頂上的殘雪

急速融解，並且大量向花牀傾瀉——

「比宇宙還大的可能說不定

是我的一顆心吧，」我挑戰地

注視那紅胸主教的短喙，敦厚，木訥

他的羽毛因為南風長久的飛拂而刷亮

是這尷尬的季節裡
最可信賴的光明：「否則

你旅途中憑藉了甚麼嚮導？」

　

「我憑藉愛，」他說

忽然把這交談的層次提高

鼓動發光的翅膀，跳到去秋種植的

並熬忍過嚴冬且未曾死去的叢菊當中

「憑藉著愛的力量，一個普通的

觀念，一種實踐。愛是我們的嚮導」

他站在綠葉和斑斑點苔的溪石中間
抽象，遙遠，如一滴淚
在迅速轉暖的空氣裡飽滿地顫動

「愛是心的神明……」何況
春天已經來到
焦桐（1956- ）
●一葉蘭頌
經過那次大地震，我們之間

到處是崩崖，斷稜。

抽象的

情節已嚴重坍塌，裸露

亂糟糟的廢輪胎，現實的

鋼筋，秋草般的亂髮

依戀著薄霜。 

山風帶我夢回眠月線——
一葉櫻。吉野櫻。八重櫻。大島櫻。千島櫻。高砂櫻。

  豆櫻。牡丹櫻。鬱金櫻。普賢象櫻。東錦櫻……

山風撩撥垂老的山櫻那樣努力撩撥

春天，帶我夢回眠月線。

尋你的路

是如此陡峭，濕滑，落石紛紛

落在慌亂的鐵軌，通往你的

棧道，鐵道上的巨石蓄積了厚苔，一束束

光穿透樹隙在苔蘚上牽著

影子。中海拔的調色盤——
雲霧如言詞停不住翻湧，曙光

透露暮色，我想走的路

出現大斷崖 。落石

如猜疑紛紛警告

封鎖我們預約的

隧道。攀繩索

上升，攀繩索

下降，箭竹林裡撩撥穿行

不對稱的地形。忽然又升起了迷霧——
薄霜的輪廓。春天的調色盤

重繪你的姿態，追尋你越過忐忑的

隧道。野性的深呼吸，言詞抽芽如

球莖，不對稱的孤葉懷抱

紫花，戀情的刺青，

寧靜如體香。
鯨向海（1976- ）
●過節　
我打開鏽蝕的記憶

是朋友來信問候：你過的好嗎？

我也不知道。

我每天固定工作，太陽固定起床

薪水固定我的衣著飲食，就像

以前，教科書的規格固定

考試的答案。

我過的好嗎？

看電視特別容易傻笑

躺在雙人床上特別容易迷路

紅磚路上容易踩傷白日夢，

就像以前闖進愛情幽暗的鼠蹊

被慾望擦傷的窘境。

我過的好嗎？

我的手還是會想觸摸那些事

我的腳還是會跨下那些地方

我的喉結還是只周旋某些辭令

我的臉還是越來越像某些討厭的傢伙

像山群在冬天其實也畏冷

卻以霜雪苦候溫暖的腳印。

我過的好嗎？過就這樣過了

在預支了太多燃燒不得不

熄滅的時刻，在所有童年的魔法

都猝然失效的時刻

過就這樣過了

時間殲滅這個世紀

我被迫往下一個遷徙，但就

這樣過了，維持一顆蘋果

在靜物畫裡的位置

像一片哽住的烏雲雖想離去

從這首詩只能飄進下一首詩的雨季。

「你過的好嗎？」

朋友我終究不敢反問你

你是我過的最好的時光裡

最最溫暖的一個場景
陳黎（1954- ）
●慢郎
急驚風的我，尋找你已經半世紀了

慢郎，聽說你住在古代中國

（所以又叫慢郎中）很慢很慢

生年不滿百可以懷千歲憂的古代

你沒聽過佛洛伊德，沒用過

手機，email，或即時通

焦慮，不安，神經質，鎮靜劑

這些詞彙還沒丟進你們的搜尋引擎

你不知道什麼叫天平座，什麼叫

擺盪與反擺盪，什麼叫朝九晚五

什麼叫高鐵，捷運，子彈列車 

什麼叫快感，快鍋，快餐，快樂丸

你們最快，不過是用一把快刀

斬亂麻或抽之斷水（而麻照亂

水更流）或者振筆疾書快雪時晴帖

一個月雪融後到達收件者手中

急啊，你知道嗎，應該用快遞或

宅急便，或者傳簡訊。我替你著急

漫不經心，慢條斯理，慢工出細火

不是我的風格。我自然也有慢處

我傲慢，我自大，對於不仁的天地

浩瀚的宇宙，那爬到高不及101

大樓的幽州台，前不見古人，後

不見來者，念天地悠悠，獨愴然

淚下的陳姓詩人，絕不是我

我輕慢，對千百年來重不可移的

禮教制度國家民族機器

貞潔牌坊紀念柱紀念碑

我漫罵一切我不爽不恥不屑者

而很快地，我的骨頭也重得像銅像

我不喝啤酒的啤酒肚，我很輕的

青春，很薄的一夜情，隨風遠颺

我輕薄一切單調重複僵硬迂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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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牙齒毛髮器官也不免

或蛀或落或失色或失靈——

它們來得太快，慢郎，教我如何

慢一點，讓它們慢一點

讓時間，讓快樂，讓焦急的心

在這島上，在現代，在後現代

慢慢地傲慢，輕慢，怠慢

慢慢地老去，朽去，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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